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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赛一一一个具有较高会计理论水平的企业家

赵 友 良

一个企业经营」的成败得失，可能受多种囚索
的影响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会计在经营管理中
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而恰恰在这方面，被一些企
业家，特别是旧中国的工商业者所忽视。不过也有
例外，张赛就是一个与旧工商业者不同的企业家。

张赛 (1853—1926) ，字季直，江苏南通人。
清光绪时状元，出任过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。辛
亥嘉命后，在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做过实业总长。他
主张实业救国，自己也创办过不少企业，并取得牧
大的成就。有的企业如大生纱厂、复兴面粉公司、
通海垦牧公司等，在旧中国是颇具规模的企业。他
学的是 “ 子曰 “ 、 “诗云 ” 等儒家经书，却一反儒
家轻视财利的思想，办企业，做生意，争利千市，
讲究效益。他懂得办好企业必须依靠会计，并提出
过一些很有价值的会计理论。有的不仅当时具有创
造性，而且是符合现代会计原则的。本文只从《张
季子九录〉〉摘引他的主要会计理论作点探讨。

一、关于产掀、成本、利润之间相互影响的理
论。在会计核算中，成本的高低，影响 利 润 的多
少，是人所共知的。但产量与成本、利润的关系，
则涉及费用的性质—一 固定费用与变动费用的认识
问题。张音认为产垃与成本、利润之间存在互相消
长的关系。他以纱厂为例，提出 “出纱 多 则 开 支
省，开支省则盈利多” 的观栽。必须指出，他是撇
开原材料等变动费用而言的。所谓 “ 出纱多则开支
省 “ ，就是产笳增加，摊入钮单位产品的固定费用
相对减少，盈利也就相应地增加。他虽然没有使用
固定费用这个概念，但 “出纱多则开支省“ ,“省“

的不是原材料等变动费用是很阴显的。他用了一个
更具体的例子作了说明： “假如添锭子 一 万四千
枚，除加监工几人外，一切可以因循，计费用笫增
十分之一二，而熟货可溢十之三五。合 所溢出 之
货，摊连带而增之费，平均便轻，此稍明计学者皆
知之矣。” “监工” ，指管理机器的生产工人，当
时工人实行月工资，属千固定费用。 “因循“ ，指
维持原来情况不变。 “熟 货 ” ，指产成品。 “平
均＂ ，即按产品平均分摊固定费用。意，为纺锭增
加，只增加生f'l：人，具他固定费用不会发生变

动。估计比原有的生产情况，肌增的生产工人工资
不过十分之一二，而产品可以超过十之三五。这样
单位成本就会降低。他没有高谈量本利 之间相互依

存的理论，但三者之间的关系讲得很清楚。可以毫

不夸张地说，它与现代困方会计学家所谓量本利的
理论相比是并不逊色的。不过我国学者注重实际应
用，没有象西方学者那样，创立或发明一种方法，
立即给它定个科学的名词。但张脊这个观点已经阐
明了鼠本利 的基本原理，则是不容否认的。在时间
上，他比西方会计学家提出的要早半个多世纪。可
是长期来找们会计学界没有对他的理论进行总结探
索应用十实践，反而要借鉴十西方，并把它看作西
方的会计理论，这是令人不无遗憾的。

二、关千企业孜算的理论。我国国家财政收
支，早就有了孜赁制度，所以核算国冢财政的官厅
会计也称预算会计。但即使如此，整个封建社会也
没有产生过一 套国家预算的理论，民间企业就更不
用 说了。张容以自己办企业的实际体会，要求他所
经营的每个 企业都必须有祯算，不但为我国民间工
商企业的执算开了头，面且提出了了按企业经营特
点，预算应有不同要求的理论。如他对盐垦公司垦
殖滩涂业务的预狩特点时指出： “垦而望其丰，面
天时不可必，其不符一 ； 用而准千今， 而物价之
增不可限，其不符又 一 ； 加以人事错出，天 时多
故，故垦歉而失收，侦以歉而息增，而预算之案均
摧残无遗矣” 。大意是垦殖业寄希望十年成丰收，
但受天时的影响不 一定能够如愿，收入就不符预算
石开支预算是以当时的物价为标准，而价格上涨
不是企业所能限制，支出又不符预凳了。再加主观
安排的错误， 天时的变化无常，也会导致垦田歉收
而不符收入预算，以致侦款因歉收不能及时归还而
增加利芭支出。所谓这些，都使原来的预算案无法
实现。他这样分析靠天吃饭的垦殖业务预算是合情
合理的。但他分析这些预算收支的特殊性之后，不
是消极地否定预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相反地认
为：盐垦公司投资之巨，又非他种商业可以昨细而
今盈，具迅速转捩之机也，则预算之决定尤为重
要。”他从个W资金周转期的长短，米说明垦殖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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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的重要程度。认为－般商业经营，资金周转较
快，昨天的亏损，可能从今天的盈余得到弥补。垦
殖业生产周期长（ 一般一年收获一次或二次），资
金周转较慢， 预算显得更为重要。那么，怎样发挥
预算的重要作用，他认为需要有长期的计划。因为
收入能否完成预计的目标， “须仰不可必之天地，
而更视无可告贷之穷佃＂ 。由千天时地利不一定保
证丰收，佃农又穷得缴不出田租，千是亏累越来越
重。但他认为这是过去的情况，是无法挽回的。那
么今后怎么办呢？他充满信心地说，天虽不能尽如
人意，但有一定的规律，可以认识它利用它，佃农
目前虽然很穷，但总有富裕起来的日子，不过要作
长期的打算： “计以一二年而不符，率以十数年而
收均。故须破除旧日之心理，确定久远之预算。古
者耕三余 一，耕力余三，其斯为垦之预算乎” 1所
谓 “耕三余一，耕九余三 ” ，即《礼记·王制〉〉中
的 “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，九年耕必有三年之余” ,
张容引证这两句话，在于说明垦殖业要以较长时期
的收入平均计算其盈余，因此要破除一年一次预算
收支平衡和有余的旧预算观念，确定一 个 长期预
算，然后在执行中严格控制预算一。并主张支出要力
求节约有余，工程要按财力懦力而行，股息按各年
盈余数决定支付与否。显然他把这些支出归入企业
可控范围之内，，使之尽可能地不发生超预剪的 情
况。但他强调债息则必须按期支付，不 能 失信千
人，应在预算中给予保证。这表现他不愧是一位具
有卓识远见的企业家。因为拖欠债息，失去信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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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借先还，再借就困难了。其结果会导致资金短
缺，周转失灵面破产。这种情况，在旧中国的工商
业中，是屡见不鲜的。可见张杏这些预算理论，不
是主观地凭空设想，而是他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实
践中得出的经验之谈，对于每个企业家，特别是从
事农业的企业家，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

三、关于公积金性质的理论。公积，在资本主
义会计中，是作为资本净值来核算的。因此，在资
产负债表中的平衡公式是： “资产＝负债＋资本净
值” ，或 “资产 － 负债＝资本净值 ” 。这种把公积
包括在资本净值内，作为资本积累的理论，从来也
没有人怀疑过。旧中国工商企业的公积，也是按这
一会计原则处理的。由于公积作为资本净值的组成
部分，所以股东大会有权通过决议，把它转作 股
本，并墩发股票给股东。有的还明文规定于公司章
程或合伙契组中。张赛由于举办企业筹措资金时，
奔波于官肝和财阀门下，碰到过意想不到的困
难和挫折9 ，他深切地感到办企业最大的困难是

资金。所谓拉私股则 “ 有钱人的面孔难看，推三阻
四 ” ，拉官股则 “ 总督赞助 ＇＇ ，下展 “无不拆台” 。
他阅尽了旧社会 “人情冷暖、世态变幻 ” 的 情景
（引自《张赛传〉〉）。为了谋求事业的巩固与发
展，免吃借米举炊的苦头，他不主张把公积作净值
而为股东所有。他试图从会计上找理论根据，并提
出 “公积所以备债户之应用，不能作为 股东之资

本。盖公积固取每年余利积之，非股东之母本也”

的观点。就是应把公积作为偿债基金，以提高企业
的信用。这与｛位债息必须有预算保证的思想是一致
的。虽然把公积作为偿债基金，看起来似乎与作资
本净值，不过是会计上的反映问题，其实不然。因
为作净值处理， 一旦股东大会通过转作股本，就成
为股东宇中的筹码。股东可以随时出售股票而取走
这部分公积；同时转作股本后，就要支付股，阻、、红
利，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企业的负担，削弱了企业的
财力。但按张赛的观点，作为亿侦基金，即使没有
侦务要偿还，也不会转化为股本而为股东所有。一
般地说，股东投资的经济权益在于取得股 息和红
利，公积应当屈于企业

，

的积累。所以张容提出 “公积
不能作为股东之资本” 的观点，无疑也是正确的，
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。可是这一会计理论长期没有
引起会计学界的重视，以致不仅在旧中国没有得到
广泛应用，而且在新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
合营时，也是按照资产减除负债后的净值计算定息
的。也就是把职工们的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公积，归
资本家所有。这虽属政策所规定而毋庸置疑，但这
－政策，显然是受到“资产 － 负值＝资本净值”这一

会计理论的影响。然而这一理论是否绝对正确呢？
张密在政治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，不属本文

探讨范围。仅就上述内容给人的启迪是：首先阜张
赛不是会计学家，可是他提出的会计理论，至今仍
有其现实意义。他懂得要办好企业必须依靠会计，
并研究和发展了当时会计学界所没有想到过的会计
理论。这对千我们的企业家和会计学界，都是一个
很好的范例。其次，我们的会计改革，既要师西方
之长，也不应妄自菲薄。张容提出的会计理论，证
明我们并不是一切都落后千西方。我们吸收和引进
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，要从本国国情出
发，不能照抄照搬。对会计来说，我看张容对于公
积的性质，敢千突破 “资产 － 负债＝资本净值” 这
个会计学界公认的会计原则，提出 公积非资本净值
的理论，可说是从旧中国经济落后、要建设又无资

金这一国情出发的。这对于我们今天主张建设具有
中国特色的会计制度来说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9


